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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什么？答案就是“自然界一切事物都是科学的一部分”。一般所说的“自然科学”其实是关于简单

系统的科学；人文学/社会科学——与人有关的学问——属于复杂系统的科学。本文讨论两种文化（人文学与

“科学”）的起源并澄清有关问题。文“理”交融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文学也是科学。Science Matters 

这门新的交叉学科涵盖与人有关的所有学问，其观点是: 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看作是自

然科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我们以历史物理学为例，说明 Science Matters 是如何运作的。 

一、科学是什么 

大约 2600 年前，希腊的泰勒斯（Thales）首次提出了“万物理论”：万物都是水做的
①
。其后，亚里士多

德（Aristotle） (公元前 384-322 年)在同一平台上研究了宇宙的各个方面，包括天文、物理、生物、逻辑、

伦理和政治[1]。换言之，他对现代大学所有系里的科目都感兴趣。这不是偶然的。把知识分隔成不同的学科

只是最近几百年的事情，更多的是为了方便，而不是由于知识本质上的理由。毕竟，哲学博士——一个大学

授予的最高学位——中的“哲学”指的是“爱智慧”——一切智慧。 

知识在本质上的统一性有其物质基础。关于我们的宇宙或世界的知识可以分为两大类：与人无关的和与

人有关的。比如，牛顿力学三定律就是与人无关的学问，意思是如果有外星人的话，外星人也会发现同样的

定律，虽然并不叫这个名字。与人有关的学问的例子是文学与舞蹈。外星人的舞蹈很可能与我们的舞蹈不同，

因为他们可能有三只脚而不是两只。 

与人无关的学问就是我们一般说的“自然科学”；与人有关的学问就是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然而，这种说

法是不准确的。人类是由原子组成的“智人” 物质系统，这些原子与“自然科学”系统中的原子是一样的。

所以与人有关的一切学问都应该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因为自然科学的对象包括所有物质系统。由此只能得

出一个结论[3]： 

科学 = 自然科学 = “物理”科学 + 人文学 + 社会科学。 

换言之，“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都是科学的一部分”。这个结论古希腊人是理解的。如果现在有一些人不了解，

是因为“科学”二字被误解了或误用了。 

二、文“理”两分的由来 

一万多年前的地球上，我们的祖先开始对这个世界——包括他们身边的环境和天上星星——产生了好奇。

好奇心不单是人性的需要，更使那些观察世界而了解真相的人们从中受益。根据达尔文的演化论，好奇心让

人们在进化过程中生存下来。 

在“智人”的各种活动中，文学是对自然的反思和了解。在此，自然指的是与人有关或无关的物质系统，

包括秋天的落叶、四季与气候的变化、月光对恋人的影响、不同时空中人们的相处，以及体内或体外发生的

事情引起的大脑中的思维变化。当作家把这些写下来的时候，他们以自己身体的探测器（视觉、触觉、嗅觉、

听觉等）作为主要的探测手段，以大脑作为主要的信息处理器。此外，后代的作家也会从前人的著作中获益，。 

随着时间的推移，对某类现象的观察和了解进展得快一点。这过程在 400 多年前由加里略开始。其成功

基于三个要素：（1）选择了简单的系统（比如从斜坡上滑下的物体）来研究；（2）在建构理论时采取大胆和

重大的近似（比如把滑下的物体近似为“点粒子”）；（3）用自己身体以外的探测器和信息处理器。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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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这个方法对处理像人这么复杂的系统也管用。比如，人们可以对受重力吸引的自由落体运动作出预言

和进行准确的测量。能够做到这一点，并非因为落体本身是简单的，而是因为我们可以把落体近似地视为一

个简单的东西；例如，从高楼坠下的人体与文学中描述的人体是同一个复杂的人体，但在物理研究中，我们

认为坠下的人体是一个“点粒子”，即尺寸为零的理想粒子。这个近似之所以生效是因为地球（重力来源）的

尺寸远大于人体的尺寸。此外，我们可以用数码相机把下坠的人体拍下来，并与计算结果比较。在此过程中，

我们会用到计算器或计算机。 

这一类研究被称为“自然科学”，主要包括非生物系统，但也不排除生物系统，比如下坠的人体和其他相

对简单的生物体。然而，所谓“自然科学”其实是关于简单系统的科学，而人文学/社会科学——与人有关的

学问——属于复杂系统科学的范畴，因为人类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系统。在大学中，前者称为“理”科, 后者

称为“文”科。 

正如上文指出的，自然科学的成功是因为它挑选了一些相对简单的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文学停留在以

人类这个复杂系统的复杂方面作为研究对象——比如傲慢与偏见。当研究逐渐深入，专业化不可避免，形成

两个不同的集团，即文学行业中的作家和研究自然科学的科学家。因为作家用他们的身体作为工具，所以只

有具有高度身体敏感和大脑神经原适当网络的人才能成为好的作家，而科学家需要其他品质——比如高度的

自信，才能成功。 

目前的情况是：社会科学包括人类学、企业管理、经济学、教育学、环境科学、地理学、政治学、法学、

心理学、社会福利、社会学以及女性研究。哲学、宗教、语言学、文学、艺术和音乐构成人文学。根据它的

特性，历史应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但在一些大学里——例如斯坦福大学，它被列为人文学。 

在人文学中，文学、音乐和艺术的目的是用文字、色彩、声音、语言或形状来刺激人的大脑，通过神经

原和它们的连接方式[4]，引起愉快和美感，或是相反的感受。在这个过程的两端，作为某种形式的计算机，

创作者和接受者的大脑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些学科都是复杂系统，对它们的科学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把人文学同社会科学区分开，因为对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已处于中等阶段。语言学是对文字

和话语中所使用的工具的研究，它支持上述三个学科。 

严格来说，文“理”交融的这个提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文学属于复杂系统，而这里的“理”指的是简

单系统的理。从方法论的角度来说，用简单系统的有关方法来处理复杂系统可能是无效的。正确的做法是确

认人文学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见第一节），作为复杂系统，应该以复杂系统的科学来处理。然而，怎么做

呢？  

三、Science Matters 

Science Matters（简称 Scimat）②是最新最大的交叉学科[5]，涵盖与人有关的所有学问，其观点与方法是: 

继承亚里士多德的优良传统，运用物理（特别是统计物理）和其他学科的成功经验，从复杂系统的角度，把

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来研究。 

过去，很多从科学的角度来研究人文学的工作以“科学与 X”、“X 的科学”和“X 的哲学”的名称出现，

X 在这里可能是文化、艺术、文学、科学、社会等等。然而，X 本来就是科学的一部分，此处的“科学”指

的是“简单系统的科学”。所以这一类的描述方式是有误导作用的。比如，“科学与文化”这个说法暗示了科

学与文化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东西，甚至是相互对抗的。其实，两者都是了解自然的工作。为避免误会需要一

个新的名词，就是“science matters”。  

复杂系统没有严格的定义。一般来说，复杂系统由众多的、相互作用的部分组成，每一部分可能有不少

的“内态”，并具有依据外部变化的适应能力[6]。在操作上，复杂系统可定义为大学中所有科目的研究对象，

传统的物理、化学和工程系的科目除外。 

所有物质系统都是由原子或分子在不同层次凝聚而成。从尺度上来说，由小到大，我们有夸克（或超弦）、

核子（中子与质子）、原子（核子加电子）、分子、凝聚态（液体与固体）、简单的生物系统、人体器官和人。

众所周知，在每一层次都存在“涌冒”现象，就是一些从下一层次很难预言的物质性质。比如，水的流动性

就是不能从水是由 H2O 分子组成的这个事实推导出来。为了描述和理解每一层次的涌冒现象，我们并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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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低的层次出发。比如，要描述水的流动并不需要从夸克的层次开始，甚至不需要从分子的水平开始。事

实上，根据几个简单的对称性原理，物理学家得出一个描述水流动的唯象方程——Navier-Stokes 方程，这

一方程现在仍广为应用。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分子水平来了解水的各种性质。同样的，要了解与人有关的复

杂现象，可以从不同的层次着手，比如“唯象层次”和“真实性层次”[7]. 

此外, 从 80 年代以来，通过对简单和复杂系统的研究，发现了几条普适的关于自然界的原理。这些原理

可以同时应用在“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社会科学，生物体和非生物体。我们这里说的是分形、混沌和活性行

走[6,8]③。从侧面来说，这些事实也说明了 Scimat 的研究方向是可行的。 历史物理学[7,9] 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

我们在下面将简单地介绍历史物理学的研究工作，其中提到的许多研究方法相当普适，也可用于众多的其他

学科。 

四、历史物理学 

历史是对过去事件的研究，是不可重复的，不像物理学那样能够做可控制的实验。大部分历史学家因此

认为历史不能成为一门科学。虽然过去有一些重要的学者认为历史像物理一样，也可以用科学的方式进行研

究并得出一些定律，可是，历史至今仍然没有成为一门科学，我们认为这是因为历史学家没有受到足够的科

学训练。 

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个多体系统，在这个系统中，单体是人，在本文中称为“粒子”。每一个粒子都是经

典的（非量子力学的）、可分辨的。由于尺寸、年龄和种族等方面的差异，这个多体系统也是一个由不同种类

组成的系统。历史研究的对象是一个包含必然性和偶然性的随机经典系统——也就是包含概率描述的理论系

统，可以通过统计物理关于随机系统的理论[6,10]来研究。在这里，必然性开始只是一个假设，其存在只能通

过实践来检测；偶然性来自没有包括在研究系统中的所有因素，在复杂的处境中是很难避免的。偶然性在随

机系统的理论中可通过“噪声”来描述。 

事实上，定量性的历史定律的确存在。比如，几十年前，英国学者理查生(Richardson)把世界上发生的

战争，及死伤人数做了一个统计[11]，发现总体来说，大的战争出现的数目比较少，小规模的最多。这个结果

可以用幂律曲线（即变数ｙ正比于自变数ｘ的某次方）表现。令人惊异的是，在自然界有许多复杂系统，如

地震、城市人口的分布也莫不如此。虽然人类战争的爆发和规模从偶然性来说与某些历史人物的个人行为有

关，但它们并不能改变符合幂函数的特性。因此，人类历史的发展与很多复杂系统有着共性。同样的， 中国

历史上从秦朝到清朝（公元前 221年到 1912年）每一个皇帝统治的年数也服从幂律分布(幂指数为 -1.3 ± 

0.5 )[3]，可见中国皇帝统治也是复杂系统的一种。这些是采用统计方法来研究历史的例子。 

用建模方法和活性行走可以描述经济历史学中的正反馈现象。比如，劣势产品最终有可能赢得市场。例

子之一是“QWERTY”键盘赢了其他更高明的键盘而变为目前唯一存在的键盘[7,9]。另一个例子是“个人电脑”

（PC）后来居上，在市场占有率上大大超过了比它设计优越的苹果电脑。 

另一个研究工具就是计算机模拟方法，也就是真实性层次的研究。比如，爱斯泰尔（Axtell）等[12]模拟

了美国亚利桑那州东北部的一个村落的发展。模拟结果与量化的历史数据相吻合。这些数据是根据以冲积地

貌学、孢粉学和年论气候学为基础的古环境学研究重建的。例如，在公元前 400年至 1400 年，家庭的数量有

两个高峰；模拟复制了这两个高峰。模拟还复制了居住空间分布的演化。这项研究发现居民和地貌中的异质

至关重要。这个模拟从一个由古环境的重建地貌开始，然后在这个地貌中放进人口——代表个体居民的人造

居民。模拟具体描述了 5个居民部落以及从历史数据中猜想的居民法规。这个模型包括 14 个合理选择的参变

量，加上为了最优化而准备的 8个可调节的参变量。 

此外，很多时候，可以用复杂系统领域中常见的、极其简单的方法得出很有意思的结果。齐普夫图（Zipf 

plot）就是一个例子。给出一个数字序列，先把这些数字按从大到小重排，相同大小的数字只保留一个，得

出一个从左往右单调下降的函数，这就是齐普夫图。很多齐普夫图中的函数是幂函数[14]。令人意外的是，中

国朝代寿命的齐普夫图却以双直线的形式出现[3]。朝代寿命定义为同一朝代各个皇帝统治的年数之和。从秦

                                                        
③在活性行走模型中，一个粒子（行走者）会改变地貌——一个可以改变的势 (fitness) ——的空间分布。改变的地貌反过来

又将影响粒子下一步的行走。例如蚂蚁就是这样一个活性行走者。活性行走模型已经成功地应用于模拟从“自然科学”到社会

科学中的很多现象[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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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到清朝，把各朝代寿命以单调下降的形式重排，每一朝代赋予一个等级（R）。唐朝是寿命最长的朝代（朝

代寿命为 290 年），R为 1，以下类推。图 1给出朝代寿命随 R 变化的曲线，曲线分为两个直线部分，说明如

果一个朝代的寿命小于 57 ± 2 年，那么它的可能寿命以 3.5 ± 0.1 年的间距跳跃，换言之，如果一个朝代能够

撑过 3.5 年，那么，它就可以再活 3.5 年，如此类推。如果一个朝代的寿命大于 57年，那么它的可能寿命以

25.6 ± 0.1 年的间距跳跃，换言之，如果一个朝代能够撑过 25.6 年，那么，它就可以再活 25.6 年，如此类推。

所以，，中国朝代寿命是“量子化”的，57 年是一个阈值。这个双直线效应究竟是由于外部条件（比如天气）

的周期性变化，或者是系统的自组织动力学行为而引起的，尚待研究。 

事实上，这个现象在自然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15]。比如，一个饭店在开始一年最容易垮掉，如果它

能够撑过两年、三年，那么它就可能存在得更久。商业界中的公司也有这个情况。在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由

于贫穷、医疗水平低等原因，有些人会在很小的时候死去。在某个国家，小孩通常只有活过 13岁，才可能活

得更久。 

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说明历史学的研究除了叙述外应该还有更多的东西，单是描述历史发生的过程是不

够的。通过借用物理和复杂系统研究中常用的几个方法，我们可以解释许多历史现象并发掘出一些隐藏着的

历史定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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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朝代寿命随等级 R变化的曲线。 

 

五、Science Matters 的前景 

达∙芬奇可能是历史上最后一个能够同时掌握多门科学/技术和艺术的人。他没能把他众多的工程设计变

为现实，更不要说变为产品，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研究经费和一个超大的研究团队，而且当时的社会并不存

在一个适当的工业体系。在知识爆炸的当代，没有一个人再能像达芬奇一样渊博而深入地掌握众多学科。这

样做也没必要。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人们成为跨两个学科的专家。当两科专家的数目足够多时，世界上的所

有学科都会连接起来，任何两门学科都能直接或间接相互交流，彼此受益。我们谈的是交叉学科在教育[16,17]、

研究[3,7,13]和科普[18-20]三方面的繁荣发展。这里指的不单是历史物理学和 Scimat，而是所有的交叉学科。 

为了促进往这个方向的发展, 第一届 Scimat 国际会议(见图 2)于 2007年 5月 28—30 日在葡萄牙的海边小

镇 Ericeira 举行，由 Maria Burguete 和林磊担任共同主席。会议有 15 个邀请报告，报告人来自美国、欧洲和

中国，内容包括“舞蹈的本质”（报告人：Leonor Beltrán）、“计算化学的哲学”（Burguete）、“通过科学表

达的文化”（Paul Caro）、“欧盟的研究与发展策略”（Gilbert Fayl）、“科学与艺术中的面孔学”（Brigitte 

Hoppe）、“历史物理学”（林磊）、“中国的科学传播”（李大光）、“科学哲学与中国科学”（刘兵）、“全球化时

代的科学史”（刘钝）、“科学伦理与新技术”（Maurizio Salvi）、“科学的三脚架：传播、哲学和教育”（Nigel 

Sanitt）。很多报告提出了富于启发性问题，与会者讨论热烈。会议录将于 2008年初作为 Science Matters 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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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的一本出版。 

会议结束前成立了“国际 Science Matters 委员会”（负责人：林磊）。委员会的短期目标是推广与推进 Scimat

这门最新最大的交叉学科，落实与监督下一届和以后每两年举行一次的国际会议；长期目标是成立国际学会

和建立国际学术期刊。对 Scimat 有兴趣的人士可联系林磊，电邮：lui2002lam@yahoo.com。 

 

     

MAY 28-30, 2007

Ericeira, Portugal

SCIENCE MATTERS: A UNIFIED PERSPECTIVE

All earnest and honest human quests f or knowledge are eff orts to understand nature, which includes all human and 

nonhuman sy stems, the objects of  study  in science. Thus, broadly speaking, all these quests are science matters. The 

methods and tools used may  be diff erent; f or example, the literary  people use mainly  their bodily sensors and their brain 

as the inf ormation processor, while natural scientists may use, in addition, measuring instruments and computers. Yet, 

all these activ ities could be v iewed in a unif ied perspectiv e—they  are scientif ic dev elopments at v arying stages of  

maturity  and hav e a lot to learn f rom each other. In this conf erence, we inv ite experts f rom diff erent disciplines worldwide 

to share their experience and outlooks, and hopef ully  plan the f uture together.

Many  of the topics included in this conf erence are under the name of  science and culture, science and art, science 

and society , etc. We do not think these descriptions are useful. For example, by say ing “science and culture,” it implies 

that science and culture are two diff erent things, which could be opposing each other. Instead, we v iew them as different 

aspects of the same thing—the effort to understand nature, and a new word “science matters” is called f or.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a part of science.”

Invited Speakers

Leonor Béltran (Portugal, The nature of dance)

Paulo Borges (Portugal, Buddhis m, meditation & science of mind)

Maria Burguete (Portugal, History & philosophy of contemporary chemistry )

Paul Caro (France, Culture through science: A new world of images and stories )

Clara Pinto Correia (Portugal, Biology: Manipulation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

Alf redo Dinis (Portugal, Has neuroscience any theological consequences?)

Isabel Empis (Portugal, Psychology & life quality)

Gilbert Fay l (Belgium, Policy fallacy: Stop talking, do it)

Bernardo Herold (Portugal, Science & society)

Brigitte Hoppe (Germany , The role of physiognomy in science and art )

Lui Lam (USA, Histophysics: Integrating history with physics )

Daguang Li (China,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China)

Bing Liu (China,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Chinese sciences )

Dun Liu (China, History of science in globalizing time)

Edgar Mor in (France, Did a scientific revolution begin?)

João Arriscado Nunes (Portugal, Unified science or ecologies of practices?)

Maurizio Salv i (Italy, Science & ethics)

Nigel Sanitt (UK, The tripod of science: Communication, philosophy and education)

Michael Shermer (USA, The science of good and evil)

Paul Caro (France)

Gilbert Fay l (Belgium)

Brigitte Hoppe (Germany )

João Arriscado Nunes (Portugal)

Maurizio Salv i (Italy )

Michael Shermer (USA)

Edward Wilson (USA)

Advisors

Cochairs

Maria Burguete (Portugal)

Lui Lam (USA, lui2002lam@yahoo.com)

Contact

Maria Burguete

Email: mariaburquete@gmail.com

Fax: +351 239 855 570

Phone: +351 239 855 589

Further information www.ces.uc.pt/science_matters_meeting

Centro de Estudos Sociais da Universidade Coimbra, Barclays Bank, Fundação Luso-Americana, Fundação para a Ciencia e 
Tecnologia, Fundação Oriente, Fundação Calouste Gulbenkian, British Council

Sponsors

 

 

图 2  第一届 Scimat国际会议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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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一切事物都是科学的一部分。文理交融的提法是有问题的，因为人文学也是科学。Science 

Matters 这门新的交叉学科涵盖与人有关的所有学问，其观点是: 运用物理和其他学科的成功经验，从

复杂系统的角度，把人文学与社会科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来研究。我们以历史物理学为例，说明

Science Matters 是如何运作的。 

    关键词：科学的本质；交叉学科；文理交融；两种文化；复杂系统；活性行走；历史；历史物理学；

Science Matters 

 

Science Matters: The Newest and Biggest Interdiscipline 

Lui LAM 

(Physics Dept., San Jose State University, San Jose, CA 95192, USA. Email: lui2002lam@yahoo.com) 

 

Abstract: Everything in nature is a part of science. Integrating humanities with science is 

thus a misleading issue, since humanities are science too. Science Matters is the new 

interdiscipline about all human-dependent knowledge, treating humans as complex systems and 

using the experience gained in physics and other disciplines. Histophysics is presented as 

an example on how to do this.  

Key words: nature of science, interdiscipline, integrating humanities with science, the two 

cultures, complex systems, active walks, history, histophysics, science mat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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